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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南仁东，1968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

系，1987年中国科学院获理学博士学位。

1982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现任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FAST工程总工程师

兼首席科学家。主持完成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

远镜FAST的立项、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

计。

十多年前，从克度镇爬两个多小时的

山路，穿过泥泞的小路，就来到了“大窝

凼”，那个时候还叫“绿水村”。四周的

青山抱着一片洼地，山上郁郁葱葱，几排

灰瓦的木屋陈列其中，鸡犬之声不绝于

耳。村里12户65口人居住在这个不通电的

封闭世界里。

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南仁东的北京天

文台研究员来到这里。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这个五十多岁的

男人后面跟了一群人，中国的外国的，到

处走走摸摸。最后他站在窝凼中间，兴奋

地说：“这里好圆。”

他中等身材，皮肤黝黑，唇上留着一

撮小胡子。年轻的时候会打扮，有一件很

贵的皮夹克和一身超越80年代大众审美的

白色三件套西装，他更像是一个艺术家而

不是科学家。他声称自己不大与学生交

流，基本态度是充分自由，但如果你挺能

折腾，又有点儿绝活的话，会获得他的另

眼相待。他几乎走遍地球上的每个角落，

在好几个国家工作过，即便现在上了年

纪，不太做长距离的旅行，但如果你去扶

他，他会毫不犹豫让你滚到一边儿去。那

时候南仁东已经在国际的天文专业领域里

小有名气。1990年他在日本国立天文台当

客座教授，一天的薪水相当于国内一年。

北京天文台需要他，他就回来了。他的感

觉是有人的地方哪里都一个味儿。

1993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无线

电科学联盟大会上，科学家希望在全球电

波环境恶化到不可收拾之前，建造新一代

射电“大望远镜”。南仁东一把推开吴盛

殷的门——吴代表中国参加了会议，说了

句：“咱们也建一个吧。”起初他们选择

建造小数量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类型。当

时国际主流是建造大数量小口径。就是用

几千个小口径望远镜组成的阵列。很多人

并不看好。原因一是国内很难找到荒无人

烟的开阔地域，二是地质条件和工程成

FAST 之父——南仁东工作纪实

南仁东 FAST 工程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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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难度将会很高。

那时的南仁东经常叼着根烟，在办公

室周围找人聊，觉得说得好就记一下。直

到有一次，有人建议他可以看看云贵的喀

斯特洼地。他迅速请遥感所出了三百多幅

洼地的卫星遥感图，黄黄绿绿的图上显示

当地的窝凼。凼，水坑的意思。几百米的

山谷被四面的山体围绕，恰好挡住了外面

的电磁波。他兴奋莫名。1994年4月，他

当即就带了一群人去了贵州。

除了“大窝凼”绿水村，在1994年到

2005年间，他走遍了上百个窝凼。以当时

的道路条件，每天最多走1～2个，晚上回

到县城，白天再跋涉过来。周边县里的人

几乎都认识他，一开始人们以为发现了

矿，后来说“发现外星人了”。有的地方

政府很重视他们，有一天，他去了离贵阳

很近的普定县，发现自己被当成贵宾。

“他们比较开放，很会说话。”吃住都很

好。最后选了平塘还觉得挺对不起人家，

当时平塘给他的印象是“愣乎乎的”。

回来后，南仁东们正式提出了利用喀

斯特洼地建设射电望远镜的设想。当时

《科学》杂志的编辑 J.Kinoshista 和科学

家 J.Mervis 联合撰文：“……望远镜的山

谷，天文学家梦寐以求的地方，希望投资

2亿美金，在相对封闭的中国贵州大片喀

斯特洼地中建造国际射电望远镜。”他知

道，这种大工程的立项将非常艰难。不立

项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团队。

人们记住了贵州令人敬畏的景观，但

对望远镜，世界没再怎么提。

但在1995到2006年的十多年间，世界

上多了一位名为南仁东的“推销员”。初

期勘探结束后，大多数人都回到了原先的

工作，只有南仁东满中国跑。为了寻求技

术上的合作，天文台也没什么钱，他坐着

火车从哈工大到同济，再从同济到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他的立项申请书上最后出现

了二十多个合作单位，大概有3厘米厚。

他还设法多参加国家会议，逢人就推销项

目，“我开始拍全世界的马屁，让全世界

来支持我们”。经历了最艰难的十多年，

FAST 项目逐渐有了名气。由于他在甚长

干涉 VLBI 领域的工作显示度，2006年，

南仁东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被国际天文

学会射电天文分部选为主席。“我也莫名

其妙。”同时，跟各大院校合作的技术也

有了突破进展，这给了他底气。

2006年，开了一次科学院院长会议，听

取各个“十一五”大科学工程的立项申请汇

报，路甬祥院长点评的话音刚落，南仁东就

说：“您说完了，我能不能说两句？”

他说：“第一，我们干了十年，没有

名分，我们要名分，FAST 到底是怎么回

事儿，有没有可能立项？这么多人，二十

多个大专院校、科研院所。”

“秘书长，给个小名分。但启动立项

进程之前，必须有国际评审会。”路院长

指示。

“第二，我们身无分文，别人搞大科

学工程预研究，上千万，上亿，我们囊空

如洗。”

“计划局，那就给他们点钱。”路院

长乐啦。

南仁东以为没有希望了，慢慢走回自

己的办公室。正掏钥匙开门的时候，电话

响了，是张杰院士。他说：“南老师，你

别有挫折感，院长对谁都很严厉，对你是

最客气的，你今天得到的比别人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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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如此。2006年，立项建议书最终

提交了。在最后的国际评审中，他用英文

发言，提前把整篇稿子背下来了。评审最

后国际专家开玩笑：“英文不好不坏，别

的没说清楚，但要什么说得特别明白。”

但有时候他也没好意思要。科学家

启动项目有个惯例就是，先把预算往小

了说，才好立项。项目刚开始预算只有6

亿，完全不够。他没好意思开口。还是上

海天文台的叶叔华院士在一次会议上帮他

说，预算是不是不够？后来就有人提议翻

一番。“那时候贵州当地也不了解 FAST 

的重要性，”叶叔华说。“我去贵州参加

一个陨石会议，被邀请题词刻成字在墙

上。”她提了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

贵州的 FAST 项目当中来。“他们当时把

那行字放在角落里。”

项目启动，南仁东成为首席科学家之

后变得尤其忙碌。他参与到 FAST 设计的

每一个环节当中，参加每一次讨论，成员

在做决定之前都要来听听他的意见。他有

些完美主义，什么都想做到最顶尖，在他

30岁的时候有连续七天七夜没合眼编程的

记录。但他同时又是悲观主义者，要有背

带，也要有裤腰带。他经常夸大困难，低

估别人的能力。总觉得现在还有数不清的

麻烦要解决。在后来成为他的助理的姜鹏

看来，这样干并不科学。术业有专攻，在

这个项目里，你要么不懂天文，要么不懂

力学，要么不懂金属工艺，要么不会画

图，不懂无线电，这几条你能做到一条就

算不错了。但偏偏南仁东几乎都懂。

“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个人。”姜鹏

说。这个庞杂巨大的射电望远镜项目就像

是为他而生。

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上大

学的时候就不安分，大串联的时候满中国

跑，从北京经上海转到广州，接着是四

川、陕西、甘肃一直越过天山，21岁到了

南疆，后来经由呼和浩特回到学校。毕业

后他被下放到吉林长白山附近的车间，他

干过工匠，开过山放过炮，水道、电镀、

锻造他都了解，最后成了无线电厂的技术

科长。去的时候头发留得很长，还喜欢画

画，以前画漫画，后来画毛主席像，成天

被驻厂军代表盯着。

南仁东了解工业，做过计算机。最后

去考了天文学的研究生，除了他从小就能

知道天上星星的名字外，仅仅因为天文考

试的资料很薄，他觉得也许容易考。考上

了之后，他一会儿跑跑人造卫星，一会儿

看看光学，一会儿看宇宙学，这让他的老

师很不高兴。后来他联系了去美国做访问

学者，老师没有同意，把他安排去了亚洲

的一个国家——印度。他傻了眼。好在不

知为什么印度拒绝了他，最终去了荷兰，

之后又去了日本和其他国家。直到十多年

前要建望远镜，他那段时间就和光机电，

就和热工，就和钢结构，就和地理地质，

打起了交道。

2011年3月项目正式动工，很多人命

运就此改变了。每次一去工地现场，总是

趴在院子里的狗就跟在他后面，他戴着印

有自己名字的蓝色头盔，跟每一个人打招

呼。孙才红佩服他对技术的理解，朱博勤

是他的小辈，姜鹏最终成了他的助理，清

亮谈起他像在谈论某位明星，邓老板也认

识他，“那个老头子，他二十二年前把这

里都跑遍了”。

“我谈不上有高尚的追求，没有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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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理想，大部分时间是不得不做。”南仁

东说。“人总得有个面子吧，你往办公室一

瘫，什么也不做，那不是个事。我特别怕亏

欠别人，国家投了那么多钱，国际上又有人

说你在吹牛皮，我就得负点责任。”他拿到

钱之前，吹牛，开玩笑洒脱得很，拿到钱之

后就洒脱不起来了。“是不是跟很多人反过

来了？”周围的同事说。

台里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性格，好强，

道德要求高—— FAST 评审会的钱从来不

拿，大学科普讲座尽量与学生会联系以拒

绝酬劳，多年来在贵州支持了上百个希望

工程。“我有钱，一点不缺钱。”但又总

觉得别人没他聪明，谁都看不上。但他对

底层工人却有着天然的好感，欣赏他们的

真诚、不讲假的，这也许是“文革”十年

再教育留给他的人生财富或者习惯吧。

2016年9月，南仁东重新回到“大窝

凼”，在22年之后怀着不同的心情重新站

在山头，目睹一个经历了漫长岁月项目的

正式启动。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面

向太空，它将会发现更多的脉冲星，观察

到早期宇宙的蛛丝马迹，或是尝试接受外

星文明的电波。和生存在这里的人一样，

射电望远镜关心的也是关于过去、现在和

未来的东西。

（中科院北京分院京区党委微信公号，

2016年9月）

杨芙清院士是新中国第一代计算机科

学家和软件学科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女

性科学家的杰出代表。她能够为我国软件

技术研究、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突出

贡献，得益于她创新、严谨、求实的科学

精神和坚韧、包容、执着的人格魅力，更

与她以国家需求为己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

和历史使命感密不可分。

学生时代

1932年11月6日，杨芙清出生在无锡

市留芳声巷52号的杨家大院内。父亲杨介

辰是一位崇尚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和实业

家，母亲李文英是一位知书达理、为人宽

厚、传统型的贤妻良母。父母希望她能像

出水芙蓉一样清新高雅、品格出众、才气

过人，因此给她起名杨芙清。父亲非常重

视子女的教育，在日军侵华时为避战祸到

上海期间也未中断。

1945年抗战胜利，杨芙清以优异成绩

考取了当时无锡三大名校之一的无锡市第

一女子中学。1948年，杨芙清因品学兼优

杨芙清：一位女科学家的学术生涯

杨芙清院士


